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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苔丝》：一曲黑色浪漫的悲歌 

蒋惠珍

（常州大学 怀德学院，江苏 常州 ２１３１６４）

［摘　要］电影《苔丝》改编自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的代表作《德伯家的苔丝》，以１９世纪末工业革命席卷农村为背景，讲
述了主人公苔丝短暂的悲剧人生。电影中充斥着的黑色浪漫情调及死亡元素增添了电影的神秘阴郁效果，渲染了扣人心弦

的故事情节，烘托出主人公不断抗争却总以惨败告终的悲剧命运，引发观影者对人物命运感同身受的观影效果及对人物的

悲剧予以深切地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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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言

１９７９年，导演罗曼·波兰斯基（ＲｏｍａｎＰｏｌａｎｓ
ｋｉ）执导了改编自托马斯·哈代的小说《德伯家的
苔丝》的电影《苔丝》。该片获得第５３届奥斯卡金
像奖、最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和最佳服装设计，最

佳电影、最佳导演和最佳原创配乐提名；及第３８届
金球奖等多项国际性奖项。

电影《苔丝》以１９世纪末的英国西南部为地理
背景，展现其特有的地貌特征及田园风光，充满了

唯美而浪漫的画面感及１９世纪特有的时代气息；
影片用细腻的手法真实地再现了哈代的原著：出生

于贫穷农村家庭的苔丝，为补贴家用外出打工时遭

遇恶少亚雷侵害；返乡修养后再次外出打工时邂逅

真爱安玑。苔丝在新婚之夜向安玑和盘吐露过去

的不幸遭遇后，遭到安玑遗弃；苔丝不得不又一次

远赴他乡打工，走投无路之际被迫再次成为亚雷的

禁脔；然而安玑回心转意找寻到苔丝，她愤而杀死

亚雷后与安玑逃亡；影片以字幕的形式宣告苔丝被

绞死为结局。《苔丝》也是波兰斯基重返欧洲后东

山再起之作，整部电影弥漫着他对宿命的无奈之

情，完美地演绎了哈代的悲观超现实主义诗人的诗

意性，通篇充盈其黑色浪漫主义精神，也即运用沉

静的黑色表达一种安静的哥特式叛逆。波兰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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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导演黑暗风格的电影著称，他被苔丝的故事深深

吸引，尤其是其隐藏在浪漫爱情故事之中的黑色浪

漫及死亡意象，他所呈现的电影画面唯美、充满浪

漫气息，尤其是故事发生的地点英国西南部乡村的

田园牧歌式宁静仿佛不应该出现不幸、死亡这样的

不和谐因素；然而事实却是苔丝这朵美丽的玫瑰

花，还未来得及怒放，便凄楚地凋零。影片正是通

过这种鲜明对比揭示着人生黑暗面，揭露现实世界

里最丑恶的疮疤。娜塔莎·金斯基（ＮａｓｔａｓｓｊａＫｉｎｓ
ｋｉ）传神地演绎了苔丝这一角色，她对角色地演绎
丝丝入扣，以流畅的镜头语言向观影者塑造了一个

时而清纯可人，时而凄艳动人的苔丝，俨然就是现

实生活中苔丝，将其悲苦的短暂人生通过有限的观

影时间（１８６分钟）充分展现在观影者面前。
黑色浪漫主义自１８世纪开始在绘画艺术中得

到展现，时至今日，诸多文学艺术作品也因其神秘

魅惑的表现张力而获益良多；浪漫主义文学中的哥

特小说即是黑色浪漫主义的完美诠释，主要在情节

上渲染悲剧与恐怖并存的氛围，在主题上揭露社

会、宗教及人性的阴暗面。黑色浪漫往往带给人以

阴暗、恐怖及战栗的感官效果，直击人的潜意识以

及深层欲望，同时也包含对上帝之疑、对生死之惧

等诸多复杂的因素。电影《苔丝》将原著中所含的

复杂的黑色浪漫因素融汇到电影作品中，交织着或

浪漫或遗憾的爱情，使其阴郁恐怖却又浪漫优雅地

令人难忘。这些被成功地挖掘出的隐藏于平静浪

漫爱情之中的神秘的黑色意象及通篇萦绕着的死

亡因素，创造出非凡的黑色浪漫的影像美感，有助

于观影者体验浪漫的宁静与凄楚的死亡强烈地对

比而达到的视觉和感官冲击效果，充分地领悟到原

著中所谓的“凡是有甜美的鸟歌唱的地方，也都有

毒蛇嘶嘶地叫”。［１］９２

　　二　神秘的黑色意象

受１９世纪维多利亚时期哥特式艺术风格的影
响，哈代在某种程度上擅长于对黑暗元素的挖掘，

并将其运用至小说创作的过程中去：走进哈代的小

说世界，随处充满着阴暗森然的气氛，几乎随时令

人窒息；寒冷与阴暗、疾病与死亡、精神错乱与绝

望，似乎蔓延于哈代的整个小说世界。哈代利用其

小说对环境表现的多层性和叙事的铺陈作用，极端

凝练地再现了严酷的社会现实：充斥着野蛮暴戾统

治和黑暗镇压的维多利亚时代是哈代迷恋并取之

不竭的创作源泉。他以黑色浪漫的笔触为载体，通

过其作品不断地向世人呈现带有其真实情绪转化

而成的极致美学：浪漫的爱情和平静的生活背后夹

杂着黑色的惊异和恐怖、怀疑和厌恶。自然界的变

幻莫测与多彩的生命现象不断吸引着哈代，给予他

无尽的创作灵感；他总是试图探索美丽事物的黑暗

面或是黑暗事物的美丽一面，向世人展示他们闻所

未闻的各种形态。哈代并非标新立异，而是试图通

过其作品传达他对这个世界、人类与大自然激烈碰

撞时产生的情感与感受；他每每举重若轻，对作品

中的黑色意象貌似轻描淡写，但却着实令人印象深

刻，甚至震撼。电影《苔丝》更是将原著中神秘的黑

色意象完整、完美地呈现于观影者面前：

影片以黄昏的布蕾谷为远景开篇，镜头拉近

后，一群白衣少女被身着黑衣的铜管乐队带领着进

入观影者的视线。少女们犹如一朵朵纯洁的白百

合般未谙人世，却被黑色的世故成人所包围和带

领，给整部影片蒙上黑色的阴郁基调。紧随游行会

的黑衣褴褛、步伐踉跄的苔丝之父与高头大马上的

黑衣牧师一段简短的对白彻底改变了苔丝的命运：

好吃懒做的父亲得知自己竟然是古代贵族之后，便

责令苔丝去有钱亲戚家认亲。苔丝在马车上被亚

雷轻薄后，将系有黑绸蝴蝶结的帽子甩落，以捡帽

子为借口倔强地下车步行。青春少艾的苔丝本应

该穿红着绿以彰显其活力，但黑色似乎贯穿其悲剧

故事始终，成为其悲剧命运的主旋律。黑衣、黑帽、

黑蝴蝶结等黑色意象均成为苔丝悲剧开幕的铺垫，

时刻激荡其观影者对葬礼、死亡等不幸和哀伤事件

的联想与想象。

果不其然，在为亚雷打工后不久，为躲避蛮横

的工友，苔丝被亚雷带入暗夜森林诱奸。来自黑森

林等神秘的大自然的黑色元素和意象大量涌现，英

国最古老的森林的阴郁及黑暗的神秘引发出的悬

念及刺激将观影者带入莫名的观影欲望与臆想快

感的境地中，使得他们在为可怜的苔丝扼腕痛惜的

同时，深切地体会到黑色意象对渲染氛围和衬托情

节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和效果：亚雷这样的恶棍以森

林的黑暗作为掩护，施行其无耻的暴行。这一场景

无疑是电影《苔丝》的高潮之一，月光透过密不透风

的丛林洒下些许光线，凸现出森林之黑暗、鉴证了

亚雷之腆颜。影片对神秘的黑夜进行渲染，为苔丝

的悲剧制造了一种极其强烈的悲剧氛围，为其悲剧

的进一步深入进行了铺垫。

苔丝不堪其扰、忿然返乡，最终走出了被欺侮

及丧子之痛的黑暗阴霾，远赴奶牛场打工。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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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与“天生的上等人”安玑相遇并互生情愫。由于

过往的不幸经历，苔丝抑制住自己对安玑的强烈情

感，在黑色悬疑的裹挟之下是令人无可奈何的爱情

悲剧。安玑和苔丝天生的冷峻气质配合阴郁的黑

色再合适不过。他们之间的爱情始终掺杂着浪漫

的阴霾气息，似乎随时随地在安静地探讨着生与

死、爱与痛，危险与庇护的话题，将黑暗美学演绎至

极致：浪漫的爱情弥漫，但却始终给人以黑暗、战

栗、前途未卜的迷茫感觉。在和安玑连夜送牛奶去

火车站时，苔丝本打算趁黑鼓足勇气向安玑坦白，

但由于爱他太深害怕失去而未曾说出口；她半夜里

修书一封塞进安玑房间，在信中坦明过去的不幸遭

遇。这些复杂的犹疑的浪漫元素融汇到影片中，表

达出如此优雅、阴郁、危险并且令人炫目的黑色浪

漫，像是有一只无形的大手紧紧篡住观众的心，忽

而轻松地为其爱情感到欣慰，忽而又揪心地同情这

对苦情鸳鸯。

在新婚之夜，苔丝向安玑吐露过去的不幸。黑

夜静寂，屋内只有柴火燃烧的噼啪声和壁钟的嘀嗒

声。安玑无法接受苔丝的过去，便起身走向无尽的

黑夜；苔丝紧随其后、试图辩解，但却还是被安玑遗

弃。此刻，影片通过夜之黑暗将人物的迷茫及阴郁

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本都是良善之人，只不

过在过去遭遇过不幸、犯过过错或是性格上存在些

许缺陷；而在极端压抑的绝境之中，良善逐渐消失，

人性逐渐沦丧。这样的观影联想让人不寒而栗，充

满了压抑紧张的恐怖气氛。影片中对黑夜的描写

事实上是对社会做了意味深长的象征性地再现，观

影者在体会浪漫凄楚爱情的同时，时刻直观地感受

到危机四伏、恐怖可惧的社会现实，清楚地意识到

在虚构的小说及电影世界中，空间环境所呈现的现

实特征并非是环境现实的直接写照，而是人物的主

观感受；这种感受完全倾注于他们所生存或停留的

空间环境，因为“这种天气叫她们两个的眼珠发酸，

叫她们两个的前额发疼，而且一直钻到她们两个的

骨头里，它对于她们身体内部的影响，反倒过于身

体外部”。［１］３３９

又是在同样凄冷的黑夜，苔丝远行去投奔工

友，常年未见的工友替她惋惜不幸并坚持让她换掉

身着的褴褛的黑衣。恶劣的季节和工作环境将英

国的阴郁气候展露无遗；更是将苔丝的悲惨生活和

命运烘托至完美。此时的影片中，画面充斥着一层

神秘的黑色薄雾，如大自然的面纱般营造出阴暗相

间的氛围，以一种守望的距离、一种朦胧的美感展

现；弥漫于自然中的薄雾无疑烘托出自然的神秘以

及人物命运的多舛及无法琢磨；然而物质的匮乏和

生存的艰辛并不是苔丝的软肋，在她无依可靠和为

活计重压所累时，亚雷多次试图施以援手，她不屑

一顾；直至父亲去世、全家老小无处安身，不得不在

教堂外搭起帐篷度过漫长黑夜时，苔丝才再次委身

于亚雷以换取其对家人的庇佑。此时画面出现朦

朦胧胧的薄雾以隐喻的形式展现苔丝的矛盾心理

以及她与两个男人之间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耐人

寻味；苔丝开始接受宿命的安排，再次无助地堕入

黑暗的悲剧深渊。

影片将原著中远离闹市的偏僻山村及峡谷等

空间环境的阴郁晦暗表现得淋漓尽致，以凝练、透

彻的黑色意象展现出虽然并不与世隔绝，但却又相

对封闭的空间环境，使得滞留其中的人物时刻从一

个痛苦的流放之地迁徙至另外一个痛苦的流放地，

像是被笼罩于黑暗的钟形罩般遭受窒息般的苦痛

却又无法得以解脱。苔丝事实上还是身心未成熟

的孩子，在现实压力之下，异常脆弱，急需他人呵护

和引导。残酷的是，命运之神总是不肯眷顾她，而

是无情地鞭挞她。因此，苔丝似乎只能将黑暗与不

幸视为其友，一位阴柔高贵的女性，是其无家可归

之时的宿地、是其倍受伤害之时最想投入的怀抱。

意大利诗人夸西莫多曾在黑夜中写下“我们站在大

地上／被一线阳光刺穿／转瞬即是黑夜”的诗句，对
于苔丝而言，这何其不是她的人生写照？悲观主义

者赋予万物最黑暗最阴郁的颜色，……在他们那

里，光明的存在仅仅是为了增加恐怖，使人感到事

物比本来的样子更可怕。［２］２１７

　　三　萦绕的死亡元素

哈代笔下的人物，多数是被严酷的生活现实击

垮的；其实他们并没有经历战争等外部世界的纷

乱，而是深受自身的不幸遭遇困扰，陷在心理困境

里无法自拔，找不到任何出路与希望。电影《苔丝》

将一位涉世未深的少女在现实感情经历中的挫败

感折射得淋漓尽致：“看她的外面儿，简直是毫无生

气，差不多就是一个无机体，以她那样年纪而论，很

得算是饱经了人世的悔恨耻辱，受尽了残酷色欲的

摧残，尝遍了脆弱爱情的欺骗。”［１］３３０

如同黑色的意象及其它神秘力量一样，死亡元

素始终贯穿着整部影片，左右着情节的发展和人物

的命运走向。从家中唯一的劳动力老马被邮车撞

死到苔丝的孩子“苦恼”之夭折，从苔丝父亲得病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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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到苔丝错手杀死亚雷，直至最终苔丝被绞死，死

亡如影随形、从未离开过苔丝的生命。她努力尝试

忘记死亡这件事，但它却如鬼魅般挥之不去。电影

《苔丝》中充斥着死亡、阴郁以及悲剧的审美色彩，

观影者随时能感受到浓郁的死亡气息扑面而来，而

这种死亡气息却代表了人物悲剧精神的诗意般的

存在，展现出另一种极致的悲剧之凄壮美感。不是

为了摆脱恐惧和怜悯，不是为了通过猛烈的宣泄而

从一种危险的激情中净化自己，而是为了超越恐惧

和怜悯，为了成为生成之永恒喜悦本身这种喜悦在

自身中也包含着毁灭的喜悦……［２］３３６

影片经常出现暗黑一片的影像，烘托出一股浓

厚的死亡气氛，构成影片中人物载满疑惑、焦虑、悲

愤等极端的情绪。苔丝的孩子重病身亡之际，天空

乌沉沉，牧师却拒绝为其举行基督教葬礼；苔丝在

凄黑夜间将婴儿的尸体埋葬在荒芜地边。这些貌

似平静的叙事下铺垫着冷峻的杀气，婴儿的出生与

夭折似乎是“神们看待我们，就好像顽童看待苍

蝇”［１］５般儿戏。此刻影片将黑暗式浪漫提升至无

以复加的高度，生命是美好的，但却如流星般转瞬

即逝。这是一场光明和黑暗的较量，我们如重视出

生般重视死亡，因为死亡是生活的一部分；它伤心、

忧郁，但依然是件浪漫的事：死是一个循环的终结，

也给了新生事物新的生存空间。影片对苔丝的故

事进行阐释的过程是不断趋向永远隐没在黑暗中

的光亮的运动，以及弗朗西斯·培根所谓的“要光

明亮的照耀，必须要黑暗的衬托”，教会观影者要直

面伤害和恐惧，去沟通和分担生命中的痛苦、黑暗，

和不安。

在黑黢黢的社会和晦暗的人性现实面前，苔丝

往往无所适从———有时候自以为掌握了形势，其实

却被命运玩弄在股掌间：她以为亚雷这个提供工作

机会给她的有钱亲戚是个好心人，但实际上亚雷却

只看上了她的美貌，耍弄心机想要把苔丝弄到手；

她以为自己去纯瑞脊的有钱亲戚家认亲能够改善

家人生活，结果却被恶少亚雷玷污侵害；她以为自

己“旗鼓重整”远赴芙仑谷打工能够帮助她自己忘

记过往的祸害，结果却和安玑共浴爱河；她以为自

己在新婚之夜对安玑的坦白能得到他的原谅和宽

宥，结果却惨遭遗弃；她以为安玑永远不会再回来

找她，在一次次陷入孤立无援、悲愤交加的境地之

后，不得不再次委身于亚雷以换得家人的安康，结

果安玑却回心转意又去沙埠找她；她以为自己能像

行尸走肉般任由亚雷摆布，结果却在和他争吵时错

手杀死了他。从这些情节中，观影者不难看出有时

候正邪难以界定，苔丝眼前所见的不是穷途末路就

是进退两难：唯一的老马死后，她只能无奈地走上

认亲之路；被玷污之后，她在为人情妇和逃离禁锢

之间茫然；与安玑相爱后，她在忠于自己的强烈感

情和向安玑吐露过去之间犹豫摇摆，无法决断；安

玑遗弃她后，她和家人都无法安身立命，却投靠无

门，只得掉入亚雷诱惑的圈套；安玑返回找她时，她

以为自己没有选择余地没有退路，却在绝望中杀死

亚雷，与安玑逃亡。苔丝一生短暂的旅程可以用弗

洛伊德的术语来观照：死亡本能（ｄｅａｔｈｄｒｉｖｅ）。［３］１５８

实质上她的死亡历程也即是她的爱情幻灭的过程。

弗朗西瓦·萨冈认为“爱情可能是这样的：它是一

种魂牵梦萦的情感，一种痛苦的不满足”。亚雷对

她的侵害完全毁灭了一位年轻姑娘对浪漫爱情的

向往，直到遇到安玑，苔丝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爱

情。苔丝对安玑完全是“魂牵梦萦”及“痛苦的不

满足”，使她处于爱但不能爱也不敢爱的尴尬境地。

当她终于鼓足爱的勇气和安玑成婚后，立刻遭到遗

弃，爱情火苗刚刚燃起就遭到扑灭。心灰意冷的苔

丝选择“把她的肉体看作是水上的浮尸一般，让它

任意飘荡，和她那有生命的意志各走西东”。［１］４３９也

即是说，在悲剧里，生活可怕的一面摆在了我们的

眼前：人类的痛苦和不幸，主宰这生活的偶然和错

误，正直者所遭受的失败，而卑劣者的节节胜

利……［４］５２

此时的苔丝对生命和爱情完全丧失信念，她看

似简单的爱情故事却并非表面那么单纯：死亡的悲

剧随时发生，影片中最让人倾慕的女主角根本不是

所谓的蛇蝎美人，或是红颜祸水，她只不过是一个

可怜可悲的无助女性，生活中除了无尽的悔恨与伤

痛，似乎一无所有。在目睹悲惨事件发生的当下，

我们会比以往都更清楚地看到：生活就是一场噩

梦，我们必须从这噩梦中醒来。［４］５２苔丝至此“从噩

梦中醒来”，对死亡产生了全新的认知，在面对悲剧

中的苦难时，不再专注于生存意欲；悲剧的精神就

在这里，引领我们进入死心、断念的心境，放弃了整

个生存意欲，在清楚意识到这一虚无世界毫无价值

的同时，愉快地摒弃之一世界。［４］５４当她看到森林里

那几只奄奄一息的山鸡时，“不由得发了恻隐之心，

觉得这些鸟儿的痛苦，就是自己的痛苦；她头一样

想到的，就是给那些还没死的鸟儿解除痛苦；为了

达到这种目地，她就把所有那些她找得到的鸟儿，

都一个一个把它们的脖子亲手弄断了，她这样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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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弄死了。”［１］３２８安玑深夜归返，随即去寻觅苔丝；

两人最终见面，却导致苔丝与亚雷激烈争吵后错手

杀死了他。当死亡即将降临到自己身上之时，她出

人意料地异常冷静，仿佛看到自己肉身的毁灭不可

避免。每个人的内心对他所有的同伴来说是一座

黑暗的森林；他是他自身内部黑暗力量的牺牲品，

这力量同样在暗中统治着外部的宇宙。如果不存

在慈祥宽厚的神圣原动力，便可能存在着一种邪恶

的力量，它是黑暗而非光明的源泉，为我们大家预

备着毁灭的命运。［３］３３影片的死亡的黑色力量在苔

丝与安玑在巨石阵度过的黑夜后被警察带走时缓

慢行进的背影为背景，字幕显示苔丝被绞死时抵达

顶峰，受苦受难的苔丝终于结束了自己短暂的生

命，像一朵还未来得及怒放的玫瑰，便枯萎凋零。

生命程序的全部停止对那驱动这一生命程序的生

命力来说，必然是如释重负。总的来说，死亡的瞬

间就类似于从一沉重梦魇中醒来。［４］２１３死亡是最彻

底的宁静。如此的情节安排，加大了人物出场初期

与后期形象之间的落差，提升了人物的成长空间，

增强了电影的张力，充分体现出人物在短短的人生

历程中的强力蜕变。苔丝领悟到当生命褪去一切

装饰，只剩下灵魂和白骨之时，才能够真正去体会

生命和爱情的珍贵；观影者看到巨大的苦难，那些

飞来横祸或者甚至是属于咎由自取的打击，刺激出

观影者的通感（ｅｍｐａｔｈｙ），感同身受到苔丝决意让
心摆脱生活的束缚，让意愿不再对生存俯首帖耳，

不再眷恋这俗世红尘的决绝。

虽说死亡是每一个本质（Ｗｅｓｅｎ，ｅｓｓｅｎｔｉａ）在要
求存在（Ｄａｓｅｉｎ，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时所接受的“回复原来面
目”；死亡是深藏在每一个体存在里面的矛盾的暴

露：所有生成之物，都配遭受毁灭。［５］１３３９但苔丝之死

无疑是“向死而生”（海德格尔），她的死亡不仅解除

了自身的肉体和精神的枷锁，也解除了她的爱人安

玑的枷锁；而将自己的亲妹妹托付给安玑，正是苔丝

将自己的爱情和精神延续下去的明证，“我们大家死

后，做了鬼魂，我很甘心乐意跟她一块儿陪伴你。那

么，就是我死了，也跟我活着一样。”［１］４５６对于苔丝而

言，在其短暂的一生中经历的种种磨难直接导致其

心境的改变，使其能够勇敢地直面死亡，使她对生存

和死亡产生了别样的省悟：死亡是最终的真实；以死

为背景，生的意义才更加清晰；面死而生，生命乃获

得根本的关照。死，是为了永恒的生。正如川端康

成所说，死亡是一种最高的艺术，是美的表现，是代

表一种精神的诗意存在方式。或者说，肉体的死亡

是为了保持精神和灵魂的纯洁。因此，影片中苔丝

和安玑缓慢地步行在荒原小径之上，彼此都清楚这

是一条通往苔丝生命终结之路，却静默地让人感觉

不到一丝哀伤，画面充满凝重的庄严和壮美。然而

观影者却能看出其狰狞、可怕的死亡真相。苔丝对

自身生存的绝对否定，是因为她顿悟到生存的无序

和空虚，且无可奈何、无能为力。生死，一如循环往

复的生命之轮，在宛如油画的风景背景和跌宕起伏

的电影情节中，让不同身份的观影者皆有各自的对

生命和爱情的感悟。

　　四　结语

电影《苔丝》不同于一般的浪漫爱情故事的表

现形式，整部影片如同黑色浪漫的采集者，在月黑

风高中精力充沛地渲染故事的悲剧性及可怖氛围，

使观影者直观地体会黑色浪漫的表现效果和视觉

及感官冲击力量：看似文雅机巧，确是残忍到野蛮；

同时在主题上它通过揭示社会、政治、教会和道德

方面的种种邪恶，充分表露社会和人性的阴暗面，

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虚假和压迫特质。在观众感

叹苔丝可悲可泣的悲剧爱情和人生同时，能够对社

会和人性有更加深刻、全面的认知。在某种程度

上，哈代成功地将黑色浪漫主义这一浪漫主义文学

的分支与现实主义完美融合，达到了浪漫地批判现

实的效果；而电影《苔丝》更是将文本中的黑色浪漫

更加直观地呈现在观影者的面前，观影体验丰腴无

比，将单一的阅读模式转向试、听等更生动立体的

多维空间的体验，充分展现了能够刺痛或撕裂观影

者的元素并提高其内心的敏锐感受，同时抵达某种

哲学高度（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ｙ）及悲剧的宣泄（ｃａ
ｔｈａｒｓｉｓ）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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